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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蠻通辭於日葡貿易中的貢獻

*劉小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語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日本史、中日交通史、日本漢學方面的研究。

傳教士陸若漢成為德川家康貿易代理人始末考

16世紀的日本長崎作為國際商業城市極為繁榮，時常有從澳門滿載着中國絲綢的大船進入港口。在這

樣一個歷史時期，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曾一度被指定為德川家康的貿易代理人，這在當時是一件值得耶穌會

自豪的非同尋常之事。鑒於遠東國際貿易與商業航線的特定情況，貿易代理人肩負特殊的使命。陸若漢不僅

是生絲等大宗貨物的中間人，還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並操縱着一系列的商業活動。在這種特殊的情境中，陸若

漢的行為舉止不僅在日本教區最具影響力，並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教會在日本生存的可能。厠身日本教會當時

所處的特殊環境，陸若漢的這一不同尋常的新職務顯然會被視為意義重大而深遠。此舉亦表明，日本統治者

德川家康十分重視耶穌會與葡萄牙商人的特殊關係，並試圖利用這種便利為自己謀取實際利益。

壞耶穌會建築，但仍在擔心自己會因為葡萄牙商船

不來做生意而被豐臣秀吉轉嫁責任，甚至會遭到革

職的厄運。此時豐臣秀吉的確十分擔心葡萄牙貿易

的未來，為此經常召見陸若漢，詢問有關葡萄牙商

船的近況。陸若漢比較清楚澳門當時不景氣的狀

況，不時寬慰豐臣秀吉要耐心等待，他相信葡商船

一定會再來日本做生意。終於在 1593 年的這個夏

天，葡萄牙加斯帕爾船駛入長崎港，豐臣秀吉、寺

澤和耶穌會士們總算放下心來。庫帕稱：

加斯帕爾船依照慣例給秀吉和其他官員送上

了豪華的禮品，並由身穿紅衣服拿着金槍的黑人

合着樂器的伴奏盡情跳舞表演助興，心情舒暢的

秀吉命人賜給每個人白絲綢衣服作為慰勞品。（2）

這一年夏天，有五、六個代表團來名古屋作禮

節性拜訪，其中有明朝的兩個使節率領的一百五十

人的使節團。中國使節團受到熱烈歡迎與豐臣秀吉

親切會見。菲律賓使節團的第二批人員也接踵來到

名古屋拜訪，此次的團長是西班牙方濟各會士布拉

斯凱斯（Fray Pedro Baptista Blázquez）。菲律賓使

日本慶長三年（1598），德川家康成為日本新的

統治者。一方面，耶穌會士期待着日本一直受官方迫

害的傳教形勢從此得以轉變；另一方面，為使日本天

主教紮實穩健地發展，增加財政收入，耶穌會士繼續

促進葡萄牙商船的來航，並直接參與生絲貿易。各地

大名、領主為得到武器彈藥、生絲、絲織品和黃金，

以及徵收入港稅，努力將葡萄牙商船招至自己的領

地。豐臣秀吉推行的外征，在政治和外交上沒有收到

任何效果就宣告結束，但他對於通商貿易的發展一直

非常熱心，這一意圖被接管政權的德川家康全盤繼承下

來。（1）德川出於對外貿易的考慮，對天主教傳教採取

了較為寬容的態度。一段時期內，耶穌會的傳教事業似

乎重見天日，傳教士們的身份變得明朗起來。此間，南

蠻通辭陸若漢也被德川家康賦予新的重要使命。

受德川委託參與長崎的貿易和行政管理

陸若漢初識德川家康是在 1593年的夏天。當時

有傳言說，葡萄牙商人因前年耶穌會的建築物被長

崎奉行寺澤廣高帶兵毫無道理地拆毀一事耿耿於

懷，這一年大概不會再來日本。寺澤雖然是奉命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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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團在名古屋逗留期間，陸若漢偷偷地穿着和服拜

訪了這些身穿修道服的人。布拉斯凱斯從菲律賓總

督那裡帶來給豐臣秀吉的兩封親筆信，跟該使節團

交涉的日方代表前田玄以奉行，因為根本不懂西班

牙文，便將書信送至陸若漢處請他翻譯。

陸若漢不僅把前田、寺澤當作朋友，平日裡與

之交往甚密，還從保護天主教的立場出發，通過二

人的幫助，積極活動當時逗留在名古屋的日本政界

要人，並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其中重要人物

之一，就是僅次於豐臣秀吉的實權人物德川家康。

德川好像早就聽說過這個日語流利、年輕有為的葡

萄牙人“通辭”，很快便邀請他到自己家中相聚。在

德川家，陸若漢受到極為熱情的接待和無微不至的

照顧。德川還特意請來兩名負責跟中國通信的佛教

僧侶與陸若漢一塊兒討論有關宇宙、世間、宗教的

事物。陸若漢用坦然自信的態度向德川以及兩位僧

侶介紹了天主教思想，說明造物主和被造物是不同

的，世間萬物均受神的旨意所支配。這番言論無疑

與佛教僧人們的信仰截然相反，儘管他們從內心在

極力牴觸陸若漢闡述的天主教思想，但兩位僧侶並

未當場進行反駁，祇是冷靜地聆聽，也許是出於在

德川家必需的禮貌，或許也因為一時找不出合適的

言詞來反駁這位滔滔不絕、能言善辯的對手。

德川家康聽完陸若漢的一番陳辭，倒覺得他的

話很有道理。幾個人又從神學談到宇宙論，德川問

世界到底是一個還是有很多呢？陸若漢回答說，世

界祇有一個，並講述其中道理；還談起由於世界航

海技術進步而發現的很多事物。像以前跟豐臣秀吉

初次交往一樣，陸若漢給德川家康等人留下很好的

印象：他博學善交際，這些在後來耶穌會的私人信

件中亦得到強調。（3）在名古屋逗留期間，陸若漢不

僅在外交方面，而且在傳教事務方面也很忙。曾極

受豐臣秀吉重視的高山右近介紹過一位身份高貴的

人與陸若漢相見，據說此人對天文學很有興趣，於

是陸若漢結合以前在府內神學院從神學、天文、地

理等課程中學到的知識，跟此人大談一通日蝕、月

蝕、春分、秋分，又講起開天闢地和靈魂永存等等

天文地理神學理論，讓對方頻頻點頭，深感佩服，

竟然表示以後要好好學習，做一個天主教徒。後來

德川家康再一次把陸若漢、戈斯梅修士請到家裡，

向二人贈送絲綢襯衣，並告訴他們在 1587年發出的

驅逐令解除之前，允許他們兩位傳教士暫時呆在自

己的領地內。

當時日本的長崎港乃至全國都在模倣西方風

情，追隨歐洲流行服飾。為迎接西方使節團，官員

們至少要備有一件歐洲式樣的衣服。在上流社會，

有的人甚至還穿着一整套西洋服飾  　 披風、披

肩，有褶皺領的襯衣、短褲，帶着西洋帽子。不僅

西洋服裝，西餐也大為流行，以前被人嫌棄的牛仔

肉，也越來越受人歡迎。有的人甚至並非天主教徒，

也在脖子掛上一串珠子，嘴上唸叨着“上帝呀”、“瑪

麗亞”甚麼的。（4）這種不自然的現象，很像後來明

治時代曇花一現的模倣西洋熱。從這個極端走到另

一個極端是人世間常有的事情。當時盲目崇拜西方

的過激現象很快就讓日本當權者無法忍受，最終天

主教信仰遭到禁止也是歷史的必然。

陸若漢直接參與長崎的市政、貿易管理開始於

1603年 1月。德川家康曾告訴前來伏見城堡恭賀新

年的陸若漢、長崎實力派商人村山等安，欲委任村

山及當地有實力的四名天主教信徒一起掌管長崎的

事務，以取代豐臣秀吉任命的長崎奉行寺澤廣高，並

邀請陸若漢一同參與長崎港的行政事務管理。德川家

康要求幾位管理者遇到重大問題必須找陸若漢和教會

準管區長巴範濟商量；並劃出各自的分管範圍：高

木、高島、町田、後藤四名長者負責管理長崎原有的

舊城區，村山等安則負責後在舊城區週圍發展起來的

新區域。如此安排，長崎實際上作為天主教影響的城

市已得到德川家康這位新統治者的公開承認。（5）

1604年，德川家康派遣舊臣小笠原一庵前往長

崎擔任奉行一職，專門管理長崎的貿易。另一方

面，為解決日本商人和葡萄牙商人在生絲貿易上的

糾紛，於同年 5月頒佈“絲割符”制度（6），給予葡

萄牙商船在生絲交易上的某種限制。小笠原一庵在

該制度的確立和執行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

已被許多史料所證實。當然，長崎奉行的任務不僅

限於葡萄牙商船的貿易業務，還行使對九州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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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監督的權力，以及收集有關來自中國唐船的情

報等職責，當然也負責長崎港的市政管理。小笠原

一庵考慮到該城市管理的方便，於日本慶長十年

（1605），將原大村氏所管轄的長崎新區域一部分，

同幕府直接管轄的浦上土地作了交換。這次換地對

大村十分不利，領主大村喜前固執地認定以陸若漢

為代表的耶穌會與此次換地有重大關係，便開始向

耶穌會發難。翌年，喜前甚至拋棄天主教信仰，轉

入法華宗，還將耶穌會傳教士從大村領地內驅逐出

去。此時，一直反對耶穌會成員參與長崎政事和貿

易的主教塞爾凱拉和阿爾幹奇諾（O r g a n t i n o

Gnecchi），愈加顯得憂心忡忡。

同一年，陸若漢兩次從長崎上京造訪德川家

康，得到德川贈與耶穌會的三百五十塔艾爾（中國

銀幣單位両  　 編者），另外，耶穌會還接受了白

銀五千塔艾爾的貸款，長崎市也得到同等數額的貸

款，因葡萄牙商船久未來港，耶穌會和長崎港均陷

於經濟蕭條狀態。德川家康及其身邊的重臣都參與

長崎通商貿易，此時的德川和當年豐臣一樣深切地

感受到，“沒有耶穌會士的從中斡旋，葡萄牙貿易

很難順利地進行”（7）。不可否認，由於陸若漢倍受

德川家康的重用，耶穌會在長崎市政、長崎貿易中

所佔據的地位愈發顯得重要，天主教會於日葡貿易

所起到的作用更令日本統治者不能忽視。相反，德

川家康一直以來巧妙利用日本耶穌會的作用和信用來

管理長崎港，他在這方面的決策是明智而有效的。

成為德川家康的貿易代理人

陸若漢與日本新統治者及身居要職的諸多官員

的交涉，表面上似乎不過一些平常交往，但在當時

的歷史大背景下，對於中日葡貿易、天主教東傳、

日本國內政治經濟形勢都產生了不同尋常的影響；

而且能夠頻繁地拜會德川家康等要人並跟家康促膝

談心，被時人認為是一件非常榮耀非同小可的事

情。當時最高權力者德川家康被當作一尊神受人尊

敬，被允許謁見家康的僅限於最有實力的重臣（8），

即使各地大名在拜見家康時也彷彿頂禮膜拜一般。

這一點從 1609年 12月一位大名上京拜見家康（9）、

當時恰巧亦在場的比貝洛．伊．貝拉斯克（Vivero y

Velasco）的記錄中可知一二：

有一個很有地位的大名來到會見廳。他的地

位之高、權勢之大，從他所帶來的禮品就一目了

然：金條、銀條，還有絲綢襯衣，以及其他各種

物品，加起來大約超過兩萬杜卡多。禮品最初放

在幾桌臺上，但皇帝（家康）連正眼都不看一

下。這位大名在離家康殿下的寶座大約一百多步

的地方趴下身來，頭垂得很低，幾乎要把臉貼到

地板上了。沒有一個人跟這個大名說話，該大名

從進入會見廳就沒敢抬起眼睛看皇帝的臉。不一

會兒，他便帶着大批隨從人員默默退出會見廳。

（⋯⋯）據說他的隨從有三百人左右。（10）

“通辭”陸若漢竟然受到不同於他人的厚待，可見日

本新君主對這位歐洲傳教士的欣賞和信任。在以後

的中日葡貿易中，德川家康更是委託給他一項重任

　  指名陸若漢做自己的貿易代理人，並宣佈今後

長崎的葡萄牙商人均須通過陸若漢來進行交易。（11）

在 1607年的日本耶穌會士名單中，在陸若漢名字的

旁邊有這樣一句簡短的說明：“羅德里格斯（陸若

漢）神父從事官府的工作。”（12）

在協調耶穌會與日本新統治者和實力官員的關

係，以及開展中日葡貿易的交涉中，陸若漢的外交

手腕發揮得淋漓盡緻，一切均順利進行。但貿易代

理人這種特殊的使命常常令他碰到許多不盡如人意

的事情，使他的處境逐漸艱難，其努力亦往往適得

其反，甚至招致最終無法預料的結局。

據耶穌會的記錄， 1601年夏末，陸若漢因故離

開長崎去了京城。此時恰逢寺澤奉行接到家康命

令，讓其派遣屬下官員前往長崎收購霍拉希奧．內

賴特（Horatio Nerete）商船運來的中國絲綢。派去

的官員雖得到指示必須通過陸若漢進行交易，卻自

作主張隨意買來一批絲綢帶給德川家康交差。結果

當該官員得知此絲綢的品質和價格都不如家康意

時，為避免受到指責，便將責任推卸到陸若漢和耶

穌會士身上，指責貿易代理人沒有盡到職責，由此

重新引起家康對耶穌會士的不滿。倖好德川家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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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與陸若漢關係不錯的官員從旁為之辯解，說明陸

若漢當時不在長崎，跟此次交易失敗毫無關係，才

平息了家康的怒氣。（13）

九州方面發生了傳教士遭受打擊的事件   　 有

一位深受耶穌會信賴的朋友（大村喜前）突然轉變友

好態度加入迫害天主教徒的行列。遺憾的是陸若漢

也被無辜捲進這一事件當中。事件緣於小笠原奉行

的一個決定   　 出於行政管理的方便和維持法令

秩序的必要，奉行提議將長崎附近的大村領地的一

部分納入長崎的版圖，擴建成一個港口貿易城市。

當時的長崎港在跟中國、葡萄牙等國家開展貿易中

已逐漸繁榮，具備了一個大城市的規模。此決定同

大村喜前領主欲在其領地內建立長崎開拓村、借此

增加稅收的美夢相悖。大村領主基於陸若漢在京城

官場中很有人緣，以及他作為貿易代理人的身份，

便輕易得出判斷，該決定出自陸若漢的影響。於

是，發出通告禁止大村的百姓出入天主教堂，從此

斷絕跟傳教士交往。塞爾凱拉主教、小笠原奉行等

人雖竭力澄清事實，仍無濟於事，大村領主仍執意

要將耶穌會士全部從大村領地驅趕出去，並謊稱是

德川家康的命令。事實上，陸若漢恰恰是主張撤銷

擴建港口貿易這一決定的耶穌會士之一，他祇不過

是“按照巴範濟神父的要求畫了一張給德川家康的

長崎地圖”。（14）這莫名無端的誤會儘管最終得到化

解，1607年2月15日大村喜前寫給巴範濟的信  中（15）

也承認自己驅逐傳教士是一個錯誤（16），但畢竟陸若

漢以及耶穌會傳教士們遭受到來自曾經的朋友的迫

害，其精神傷害和由此產生的挫折感非同一般。

1609年，長崎港發生的葡萄牙船長安德列．佩

索亞（André Pessoa）成功獲取朱印一事，更令陸若

漢受到牽連。事情源於陸若漢曾經作為 1609年 7月

29日從澳門駛來長崎的葡萄牙大型商船（17）的指揮

官安德列．佩索亞的“通辭”，隨同他率領的該船代

表團前往駿府拜訪過德川家康。（18）安德列．佩索亞

雖說是第一次來日本，但在三年前，馬六甲被荷蘭

人包圍時，他同日本人作過戰，並且在一年前，澳

門發生日本船員和當地居民的衝突事件中，佩索亞

指揮的軍隊跟日本士兵和船員有過一場激戰（19），有

馬晴信大名手下的眾多日本船員死於佩索亞的鎮壓。

雖然此事件並非因佩索亞而引發，事後也由日本方面

出具材料表示日方船員應該承擔此次事件的全部責

任，但有馬晴信大名仍對此事耿耿於懷，伺機報復。

安德列．佩索亞借來日本的機會，以此前停泊

澳門的有馬晴信部下和當地市民發生激烈衝突事件

為由，向幕府統治者成功取得禁止日本人澳門航行

的朱印  　 意味着日本商人從此不得前往澳門購買

生絲，而葡萄牙商船獨佔貿易特權得到公認。（20）這

個決定遭到日本商人一致的強烈反對。另外，安德

列．佩索亞對在澳門施淫威的日本暴徒的嚴厲處置

一直令有馬晴信心存不滿，便借此機會，將佩索亞

在澳門殺死多名日本人，此次獲取朱印意在控制日

葡貿易特權等一一報知德川家康。接到有馬晴信上

訴狀的德川家康頓時大怒，下令殺掉佩索亞，並聲

稱要追究耶穌會和在長崎的葡萄牙人的責任。偏聽

一面之辭的德川家康作出如此決斷，立刻使耶穌會

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作為窮極之策，耶穌會副管

區長帕奇奧建議把責任歸咎到陸若漢身上，因為他

作為安德列．佩索亞的“通辭”，或許在佩索亞獲取

朱印的事情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帕奇奧跟塞

爾凱拉主教以及居住在長崎的耶穌會士們進行商

議，結果大家被迫商定了一個統一的意見，即為了

繼續傳教活動，陸若漢必須離開日本。大家認為如

果陸若漢在此關鍵時刻離開，今後幾年中德川幕府

以及長崎的官員大概不會再給耶穌會施加壓力了，

其他耶穌會士們繼續留住日本將不成為問題。長崎

奉行聽到這一決定非常得意，他答應自己在長崎和

駿府方面會盡力為耶穌會幫忙。但是，帕奇奧心裡

十分清楚，這樣的承諾經常是無法兌現的，後來幾

年中發生的一連串事實也讓他終於明白：長崎奉行

一開始就沒有和耶穌會合作的誠意。（21）

對此事的處理結果德川家康完全知曉，但他沒

有出面保護自己的貿易代理人   　 那位一直為德

川幕府獲取貿易利益盡心効力的葡萄牙青年傳教

士。一切就這麼塵埃落定，那是發生在 1610年 3月

的事情。（22）雖然通過長崎貿易的圓滿進行，從中得

到利益分配的耶穌會和德川家康都從陸若漢身上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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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那麼大的恩惠，但由於他過份活躍，不僅宗教活

動還因為他與世俗人士的接觸，引起耶穌會內部一

些人的胡亂猜疑，以及某些不滿陸若漢深受重用的

官員的刁難，再加上方濟各會傳教士的惡意誹謗。

這樣一種氣氛，已使陸若漢無法在日本立足，也是

造成他在此事件中被追究並承擔全部責任的原因之

一。土井忠生在〈吉利支丹論考〉中稱：

老早就對按照陸若漢的意思進行貿易心懷不

滿的長崎代理長官村山等安一直暗地裡聯絡長谷

川藤廣企圖將陸若漢驅逐到國外。（23）

陸若漢被任命為日本統治者德川家康的貿易代

理人，在當時是一件值得耶穌會自豪的好事。但從

事後的結局來看，一個歐洲人，且身為一名傳教

士，在長崎擔任這樣一個微妙的職位，卻是一切災

難的根源。鑒於遠東國際貿易與商業航線的特定情

況，貿易代理人肩負特殊的使命：他不僅是生絲等

大宗貨物交易的中間人，參與商品定價、交易等更

為具體的交易過程，並充分運用他與耶穌會以及幕

府將軍、長崎地方當局的特殊關係，在很大程度上

掌握並操縱着一系列的商業活動，力爭使各方從中

漁利。在這種特殊的情境中，陸若漢不僅因貿易代

理人的特權而成為耶穌會士中極不尋常的特殊人

物，還由於這種世俗行為與傳教策略密切相關的緣

故，他的行為舉止不僅在日本教區最具影響力，並

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教會在日本的生存可能。單從天

主教傳教的角度來看，陸若漢能夠擔此重任無疑有

利於教會的利益和發展。

設身日本教會當時所處的特殊環境，陸若漢的

這一不同尋常的新職務顯然會被視為意義重大而深

遠。此舉表明，德川家康已經充分意識到耶穌會與

葡萄牙商人的特殊關係，並試圖利用這種便利為自

己謀取實際利益。而且，陸若漢能夠擔任日本統治

者的貿易代理人，他在日本的合法存在必在情理之

中。由此及彼，從某種程度上也意味着所有耶穌會

士的留日似乎又開始具有合法性，有可能極大改善耶

穌會在日本的政治困境。（24）但從陸若漢個人的角度

考慮，他擔任日本君主的私人貿易代理人與其傳教士

的身份極不相稱，很容易成為各方利益矛盾衝突的犧

牲品，身陷難以解脫的困境，最終不得不離開讓他依

戀的日本國。對此，傳教士梅斯基塔（Mesquita）在

兩三年後給羅馬寫信時作了如下評述：

長崎作為國際商業城市開始繁榮起來，時常

有從澳門滿載着中國絲綢的大船進入港口。在這

樣一個時期，被指定為家康的貿易代理人，是一

件非同尋常的榮耀之事，同時也負有重大的責

任。在競爭過度混亂的市場中就任這一職位的

人，在葡萄牙商人和日本官員利害關係的夾縫之

中，肯定會受到雙方的嫉妒和憎恨。將一個耶穌

會士置於這樣一個位置，從長遠來看可以說是有

百害而無一利。但是又不能拒絕這樣的指定，因

為家康的命令還從未有人敢於拒絕，而且如果不

接受這一重任，傳教活動就會馬上受到影響。（25）

陸若漢作為德川家康的貿易代理人，其表面的

榮光和內在的艱難已由這封信函表達得淋漓盡緻。

結　語

在日葡生絲貿易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陸若漢

被委以耶穌會司庫的重任，並進而被指定為德川家

康的貿易代理人。照理說耶穌會中有能力的傳教士

並不止他一個，是何原因使得他能夠得到如此的信

任及殊榮，究其原因可以總結出四點：

其一，發展對外貿易並從中獲取利益是日本歷

任統治者承襲不變的根本國策。豐臣秀吉、德川家

康對於天主教教會的表面寬容，無非是希望借助教

會的管道，通過對外貿易獲取現實的經濟利益。而

重視、提拔陸若漢作為他們對外交涉的助手，也完

全出自於他們世俗利益的需求。

其二，陸若漢出色的日本語能力早已在教會內

外廣為人知，“通辭”幾乎成了他身份的象徵。（26）

陸若漢流利的口語、精明的辦事能力使得他在葡萄

牙貿易中游刃有餘，很多貿易上的事情由他出面基

本上可以順利解決。

其三，此時陸若漢已開始撰寫其名著《日本大

文典》、《日本小文典》兩本語法書，僅此就足以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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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他早年沒受過正規教育的缺陷。陸若漢一直給接

觸過他的人以聰明博學、精明能幹、誠實可靠、善於

交際的好印象，無疑是擔任貿易代理的最佳人選。

其四，可說是決定性的原因：耶穌會巡視員范

禮安的刻意栽培。儘管日本教會受葡萄牙直接管

理，但范禮安很清楚日本教會的高層一直被西班牙

人和意大利人傳教士佔據。看到自己的同胞一直期

待的（葡萄牙人能在教會管理中起到更大作用）願望

一直沒實現，范禮安心裡很不是滋味，他希望在決

定日本教會政策時，耶穌會的影響力能夠通過耶穌

會士的人數充分體現出來，因此范禮安有意培養葡

萄牙青年加入耶穌會，並創造機會讓他們參與各種

拋頭露面的活動，以擴大其影響。正如庫帕所稱：

在 1601年提陞為耶穌會士的七人中，除僅

有的兩名西班牙人外，有一名是意大利人，四名

是葡萄牙人。這一人數上的失衡在以後必將造成

教士之間的衝突。（27）

1591年范禮安拜見豐臣秀吉時，陸若漢被提拔

擔任范的私人翻譯隨同代表團赴京。如果當時沒有

這個機會，也許他祇能作為一介傳教士默默無聞地

度過普通的一生。陸若漢在與日本上流社會的高層

人物深入交往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經驗和豐富知

識。他猶如一顆閃爍的明星，在日本的京都、名古

屋，尤其是在長崎這塊被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特許對

外通商的惟一自由貿易港口，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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